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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问几个为什么？











截至2013年9月，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人数已超过1.45亿。

















图：央视“自焚”录像中，被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警察拎着灭火毯在一旁等待，直到王进东对着镜头喊完所谓的“法轮功口号”才把毯子盖上，到底是自焚还是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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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等于“中国”    “爱国”不等于“爱党”





亲传亲   邻传邻   真话说给众乡亲            明善恶   结善缘   幸福常伴善良人 








（明慧网通讯员天津报道）天津市大港区太平镇翟庄子村四十三岁的善良农妇刘秀清，于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发放年画，被当地恶警绑架，之后被非法劳教，遭受了种种迫害。下面是她自述其遭遇。 


我叫刘秀清，一九九八年有幸得大法修炼。早在一九九五年我的妹妹就学大法，当时我患有严重的间歇性全身浮肿，年纪轻轻还没结婚，走路迟缓的像个七老八十的人，肚子肿的像个孕妇，妹妹多次向我洪法，因为受中共党文化无神论的毒害我没有走进来。到了一九九八年，婆家的村里已有很多人学大法，并建立了炼功点。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回娘家，晚上睡觉时觉得前额的地方有一片浅红的光，眼睛说什么也睁不开，朦胧中有个声音说：“你每天必须给他读法。”醒来对妹妹说起，妹妹高兴的说是大法师父点化，让我修炼法轮大法。她为我请了所有的大法书。 


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二年三月，孟晶调来一个被所谓转化了的学员，让我写“四不”保证，我不写，她很生气，说我不像个大法弟子的样，我看她偏离修炼人的要求太远了就不理她。十多天后，孟晶让我到活动室去看诬蔑大法和师父的光盘，我不去，并喊“法轮大法好”。包夹张春玲很有力气，使劲把我拖到活动室放下凳子让我坐那看，我站起来不看，她把我拖到监控死角，打了我两个嘴巴，我仍然不坐，她硬把我按凳子上，我就把脸别一边去不看，这时罗艳梅进来踢我两脚，让我回去。下午还接着让我看，我仍然不配合，我大喊“法轮大法好”，这时副大队长恶警高华超进来，用恶毒的语言侮辱讽刺我，并叫包夹把电视声音调大。 


过了几天她们又找我，问我认识的怎么样了，我说那些都是编造的谎言，我不会听的。孟晶领我去一楼做所谓的“心理测试”就是看看转化程度。她让我躺在那，然后放音乐，让我随音乐进入那种意境，我默默的发正念。后来她拿了一个满是错字的试卷让我填，我心里一阵酸楚，想起那些诽谤大法诽谤师父的人，她们不但害了别人、更害了自己，这如山如天的罪业将把他们永远毁掉了，我的眼泪喷涌而出大哭起来。孟晶被我哭得不知所措，我开始又一次给她讲真相，她说我的话跟以前有个叫吴丽的同修说的一样，她开始相信我讲的真相。 


过了几天，她们不让我看光盘了，又开始让包夹给我念那些诽谤大法的书，没人时我就抓住机会给包夹讲真相。在这里被转化的人每天与犯人一起出工去车间干活，中午十一点半吃饭，下午一点半出工，活忙时星期六日都不休息，任务完不成出工回来还得罚站，最晚会站到半夜一点以后。坚定的法轮功学员均不允许参加任何活动，也不出工，就整天被关在屋里坐小板凳不见太阳，只有上厕所和洗漱时出去透透气，劳教所就是用这种寂寞和长时间的各种各样的酷刑折磨大法弟子。 


时间到了五月八号，孟晶把我、吴丽、张惠英、王瑞华几位法轮功学员都叫出去，把我们带到所谓“法制学习班”，她们叫“法制学习班”，妄图给我们洗脑的卑鄙手段从来没有停止过。 


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剪脚趾甲，趾甲太长把大拇脚趾扎破了，外侧甲沟化脓了，包夹带我去医务室看，她们说是甲沟炎，我向她们要把小刀把那块脓包切下去，他们不给。过了一个月她们把我带到大港医院，要给我做拔指甲手术，我拒绝，根本没有这么严重，再说一开始不给我处理，拖了一个月竟要把趾甲拔掉。


五月十九号，她们又带我去医院换药，诊室里人很多，得排队。她们让我面壁不要和别人说话，我不配合。这时有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总是看我，我就对她讲真相，这时人们也议论开了，说炼法轮功的真厉害，小册子发的到处都是，把历史的预言和很多中共鲜为人知的事都翻出来。医生可能不明真相有点害怕，赶紧给我先换药，一分钟就让我出来了，她们赶紧把我带走。可见邪恶是多么心虚。 


七月中旬，女警蒋钰找我，她们要强行给我剪发，我说我的头发长短我自己说了算，你们这是迫害我。班长刘淑琴指使陈腊春和另一个包夹安丽娟按住我，另一个班长孙荣焕给我剪头发，她们按着我的脸，不知谁打了我一下，我就喊“法轮大法好”，她们不让我喊，安丽娟掐着我两侧的嘴巴，按掉了我右侧的一颗大牙，陈腊春用擦厕所的毛巾堵住我的嘴。后来安丽娟竟然以一百几十斤重的分量坐在我肚子上，一只手掐我的嘴把我的脸都抠破了。刘淑琴扳着我的脑袋我嘴里连血带牙吐了出来。刘淑琴还用手捂住我的嘴。 


因为我不配合她们，全班的犯人都被她们罚站直到晚饭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就跟周围的人说这件事揭露她们的邪恶。晚上我身体愈发的难受，到九点半熄灯后还不让休息，我就对刘淑琴说我很不舒服要休息，她说要请示队长，然后刘惠玉让她带我去看医生。医务室在一楼，王大夫给我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听完后她和刘淑琴对视了一下，说：“你也不吃药，做心电图也没用。”我看她写的血压170/110，她问我吃药吗，我说不吃，她让我在本子上签了字，告诉刘淑琴让我上床休息。我刚回来躺床上，刘惠玉就来了扒着门说：今天就让她休息吧！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接着。到了十一点多，我感觉比以前更难受，我就喊刘淑琴要求就医，她又去请示刘惠玉，刘惠玉让当班的队长田莉带我到楼下。我要求医生给我做了心电图，并要求做伤情鉴定：她们把我的脸抓破了，而且嘴巴都抠肿了，后背也有一块红肿，手臂被掐得瘀青。医生拒绝给我鉴定，并和田莉对视了几秒，在做的心电图的表上写了什么。只问了我吃药吗？我说不吃，然后回去了，一宿我都没睡。


  (待续 )


























天津善良农妇刘秀清被绑架劳教遭遇(三)








（明慧记者郑语焉香港采访报导）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香港法轮功学员举行“彰显良知、结束迫害”的集会游行，抗议特首梁振英一年多来，执行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及搅乱香港的策略，抹黑与打压为法轮功仗义发声的正义人士，以及其他追求公义的群体，践踏港人所尊崇的核心价值与普世价值。多位中港台知名人士发言声援，呼吁民众支持正义，把中共的地下党从香港尽早清除，让香港人生活在一个没有恐惧、没有毒食品的、安全洁净的环境中。


中午十二时三十分，在阵容浩大的天国乐团吹奏“法轮大法好”、“法正乾坤”、“佛恩圣乐”、“送宝”等雄壮军乐的前导下，游行队伍由港岛区北角英皇道游乐场出发，途经铜锣湾湾仔等港岛区闹市，浩然正气而又祥和理性的游行队伍，穿越港岛闹市主要街道，沿途吸引广大民众以及游客围观与关注，纷纷表示非常支持与欢迎，公交车上的乘客也引颈探头注视，无论车上或路边不断有人拿起手机、相机等拍摄游行画面。香港主流电视台到场拍摄，台湾电视台记者也到场采访，打破以往香港传媒不敢触碰法轮功话题的禁忌。


游行队伍在下午三时半之后到达政府总部，在总部大门前的广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多位议员及中港台知名人士到场或透过录音发言谴责中共以及梁振英的恶行，告诫梁正英和帮凶以薄熙来的下场为鉴，趁早悬崖勒马。 


香港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出席发言表示，代表支联会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说：“近期听到有天主教徒被当作法轮功学员关押，如果大家都不挺身而出为正义出声，将来很多人都会遭到同样下场。”“我们不出声，不支持反迫害的话，最后，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受害者。”李卓人呼吁香港全民挺身反迫害，他说：“支联会支持大家反迫害，亦希望香港市民一齐支持反迫害。因为任何迫害都是向人类良知的挑战，我们希望我们的良知可以彰显。”











中共报道的一些自杀、杀人怪事，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从未有过，为何迫害后各种坏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了呢？（你是否想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一夜之间“铁证如山”地变成“叛徒、内奸、工贼”呢？）


为什么在国外炼法轮功高度自由、无政府干涉的情况下，却从未出现一例类似中共宣传的怪事呢？


为什么中共毁掉一切法轮功资料，严密封锁网络，而不让人们自己去看看《转法轮》一书自己做判断呢？（文革中批判孔子时不也是全面灌输孔子的思想如何害人、却不许人们看到原文去自己分辨么？）


中共最害怕法轮功学员用传单、影碟、电视插播等方法讲真相，不就是最怕谎言和暴行被揭穿吗？


假如法轮功真的不好，为何会有那么多人在高压下坚持修炼？十几年


来坚定如初。究竟这些炼法轮功的人对法轮功的认识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共丝毫不敢让人们亲耳听一句他们的声音呢？◇








香港“彰显良知、结束迫害”大游行








图：法轮功学员在海外可以自由炼功。











